
在做研究这件事上，龙文兴更愿意像
一棵长在热带雨林中的树：把根深深地扎
到泥土里，吸收阳光和养分，长出枝桠绿
叶，不急不缓。

龙文兴和海南的热带云雾林一见如
故。在2009年做毕业论文接触到海南热
带云雾林时，这个35岁的大龄博士没想
到“这里面有这么大的吸引力”；37岁，他
一波三折到海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当老
师后，心里想“这一辈子就和云雾林打交
道了”；42岁，他在Oecologia、Journal
of Vegetation Science 和 Biotropico
等重要国际刊物上发表了数篇高质量论
文后，觉得自己“还是不了解热带云雾
林”。

热带云雾林总是带给他惊喜，或者说
他被云雾林迷住了：树龄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的乔木，迎着山风在顶上生长，蝉躲起
来不厌其烦地唱同一首曲子，绿色的苔
藓、蕨类和兰花爬在树干上，冷不丁冒出
一朵小花，鲜艳了整个世界……

在龙文兴眼中，热带云雾林是美，也
是谜。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龙文兴2009年
做博士论文时，在霸王岭上搭棚住了4个
月。白天穿行各个样方里采样，夜晚趴在
潮湿的板床上录数据。“山蚂蟥咬了甩掉
就行，摔倒了就用屁股刹车”，雨林生存对
他不是问题。

他能连续半个月不洗澡，并且像山顶
洞人一样可以随时与外界“失联”。这样
的状态，现在依旧会发生，“失联不见”了
连妻子戚美英也没法找到他。

有一回，妻子戚美英上山去找他，也
没说上啥话。下山后妻子写了首诗送给
他：“浩浩一行人，回归野人谷。围木以为
墙，席地便是铺。八九十一人，群居疑返
祖。手机无信号，信息凭高呼……”

打油诗归打油诗，下了山，刮了胡子
剪掉头发，他还是和外界“接轨”的。他
说，做科研需要热爱，更需要时间和耐心，
即使有些课题被认为“冷门”。

龙文兴话不算多，能让他滔滔不绝的，
除了说课题研究，还有就是在学校上课。

“从‘长相外貌’看，或者说从形态特
征看，怎么区分被子植物的根、茎、叶呢
……”在课堂上，龙文兴左手举着采来的
大叶相思树枝桠、右手拿着小半截粉笔
问，他总是试图用最浅显的方法，向学生
解释复杂的问题，让他们参与互动。

说到从“外形”上辨认，龙文兴很容易
被认出来。一个黑色双肩包、一套迷彩
服、一双登山鞋、一个用了七八年的军用
铝制水壶，常常就是他搞调查时一成不变
的装扮。

比起“雕刻”自己，这棵“树”更愿意
为未来的研究铺路。下一步，龙文兴打
算和同事做关于云雾林附生植物对水
分利用方面的研究，和海南医学院一科
研人员做的云雾林菌类调查也打算继
续深入，他一直在推动高海拔热带雨林
研究领域多学科交叉，希望从不同角度
解析雨林中的无限奥秘。

热带云雾林的研究，不是一个人的
任务，也不是一辈子的任务。“我自己也
不可能搞完，我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到这
个课题的研究中，将来一起推动这个课
题往前走。”在这块“木头”眼里，雨林从
来就不只是雨林，它们充满智慧，在这
个地球上的生长繁茂，与人类过去和未
来息息相关。

龙文兴：

“热恋”7年，
我还是不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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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和潮湿的气候，使这里

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生态环境，而
生活在这儿的草木花石各自独立又
相互联系：踢开满地落叶，潮湿松软
的土壤随之露出，绕开不规则的岩
石，乔灌木分层生长，附在树干上的
长苞毛兰，叶片缀着细细的水珠；风
一吹，饱满的水珠落下，滴在一棵不
知何缘故倒下的陆均松枯木上，浸
入了绿盈盈的苔藓中，而旁边那条
小溪里经过弯转，微微泛黄的水流
滑过河床底石，传来“叮咚叮咚”的
响声……

看上去，林子里静悄悄的，似乎
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此时此刻我们
正处于地球上物种多样性最大的一
个层次，这里绿树草木的盛放凋零、
山涧溪水的涨落起伏，共同组成雨
林的“心跳”，成为地表之外另一层
充满生命的“大陆”。

海大教授探寻热带云雾
林的秘密

雾还未散，风还未停。揭开云雾
面纱，需要耐心和等待。

“这是黑毛石斛和石豆毛兰，刚
刚在那边采的是中华石仙桃，回去我
们要试试做云雾林里附生植物的
DNA条形码。”近期，龙文兴和学生正
在黎母山、霸王岭等地采集云雾林中
的被子植物和附生植物样本，用于制
作植物DNA条形码。

这一项研究应用是由热带云雾
林课题延伸出来的，目的是为了确
定云雾林里植物的“身份密码”，制
作智能“身份证”，以及追溯植物之
间的家族亲缘关系。龙文兴介绍，
植物DNA条形码这种植物分类鉴
别新方法，不仅能进一步发展传统
的分类学研究、用于物种鉴定，还可

以帮助解释植物进化关系、亲缘关
系、对环境的适应性等生态学问题。

雨林就像一本书，乍看它的一
切似乎一览无遗，可当你再看它一
眼，层层扒开往里看，无穷无尽的新
内容会不断涌现出来。

“这里面有很多对象值得研究，
比如真菌、苔藓、蕨类等等，这都可
以深入挖掘。”龙文兴说，目前国内
关于热带云雾林的研究几乎是空
白，而这个课题体系涵盖着庞大复
杂的内容，需要多学科、多专业领域
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踏入热带云雾林研究“荒地”7
年来，龙文兴和他的团队在黎母山、
霸王岭、尖峰岭都有固定监测样地，
并安放温湿度记录仪等设施设备，
长期采集相关数据，下一步他打算
在五指山和吊罗山也开辟样地，对
海南热带云雾林主要分布地区做全
面的监测研究。

明年，龙文兴教授负责带领的
“海南省热带森林植物多样性及生
态系统功能创新团队”，准备出版关
于热地云雾林植物多样性的专业书
籍，但现在团队仍需要做大量的补
充调查和资料整理工作。毕竟，严
谨始终是科研最基本的态度。

作为科研工作者，他们不希望
云雾林的秘密被永远深埋；而对于
每一个人而言，探索共同存在于这
个星球上的其他生命，是一种与生
俱来的好奇和关心。

科研工作者担心，热带云雾林
的发展需要合适的温度，随着全
球不断升温，低海拔植物可能向
上迁移，代替高海拔生长的植
物。如果是这样，那么云雾林可
能会被一点点吞噬，这片林带可
能会干涸，生活在林中的自然秘
密也会随之消失。

龙文兴在野
外拍摄植物记录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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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霸王岭斧头岭热带云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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